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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文学是伦理教育天然的发生场域ꎮ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伦理书写的价值向度呈现多元

发展趋势ꎮ 在对处于日常生活空间场域内儿童的悉心观照中ꎬ儿童小说得以更真实关注儿童面对的伦理困境ꎮ
儿童小说对边缘儿童群体的伦理关怀促进了儿童自我身份认同、对世界的深度思考以及对少数群体的看法ꎮ 动

物伦理主体的建构启发了成人社会重新评估儿童自在的动物关怀与生态伦理意识ꎮ 儿童小说通过培养儿童的

移情能力与多元伦理观达成伦理价值观念的重塑ꎮ 对特殊人群污名现象的文学审视、伦理书写的深度开拓是未

来需要加强的方面ꎮ 优秀的儿童文学伦理书写应兼具伦理教育性与思维批判性ꎮ
〔关键词〕新世纪ꎻ儿童小说ꎻ伦理书写ꎻ特殊儿童ꎻ动物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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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门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ꎬ儿童文学因其文类特殊性先天秉具伦理教诲功能ꎮ 新世纪以

来ꎬ伴随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持续获得解放ꎬ儿童主体性内涵建构不断深化ꎬ儿童小说伦理关怀视域逐

步扩大ꎬ伦理书写呈现多元价值内涵发展趋势ꎮ

一、儿童主体身份的伦理表征

新世纪以来ꎬ儿童作为大写的“人”更加全面地进入作家关注视野ꎬ儿童与儿童、儿童与成人、儿童

与自然、儿童与社会、儿童与宇宙的伦理关系建构呈现复杂立体的意义面向ꎮ 其中有三个向度的伦理

书写尤其值得关注ꎬ它们在引领少年儿童社会认知与道德观念发展方面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ꎬ呈现

出作家们对儿童文学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感清晰的价值判断ꎮ
(一)家庭与校园中儿童伦理身份的建构

个体伦理观形成对培养儿童独立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儿童伦理意识主要形成于家庭以及

校园环境中ꎮ “家”作为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ꎬ是构成伦理体系的重要一环ꎮ 家庭伦理主要表现为家

庭内部成员间缔结的关系与需要遵循的规则ꎮ 家宅是儿童栖息与获得安全感的场所ꎬ承载着投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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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伦理关系的功能ꎮ 食物作为物质性表征ꎬ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具象化体现ꎮ 在杨红樱的«小英雄和芭

蕾公主»(２００９)中ꎬ受伤的小非洲被安置在马小跳家中生活时ꎬ他将双层床改造为汪洋中乘风破浪的

轮船ꎬ这是失去了右手的小非洲用左手描绘的ꎮ 此处的卧室空间极具隐喻意义ꎬ象征着受创儿童重拾

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的获得ꎮ “食物体验构成每个儿童从出生起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ꎮ” 〔１〕 食物体现

了儿童与父母的关系ꎬ是建构与理解家庭伦理观的重要途径ꎮ 精致的、温暖的食物投射出儿童对家庭

的依赖与眷恋ꎬ反之ꎬ冰冷的残羹剩饭则反映出儿童与父母关系的紧张与不和谐ꎮ 杨红樱的«女生日

记»(２０００)、“淘气包马小跳”系列(２００３)中精致的各色甜点、儿童悉心烹制的美味佳肴无不昭示着和

谐幸福的亲子关系ꎮ 黄春华的«杨梅»(２００２)中日复一日出现的辣椒、豆角和黄瓜ꎬ以及妈妈口中的

“知足吧ꎬ有口饭给你吃就不错了”则处处显露着疏离冷漠的亲子关系ꎮ 家宅与食物的书写不仅体现

了儿童小说对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ꎬ更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家庭伦理结构的变迁与儿童观的发展ꎮ
校园作为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场域ꎬ能够促进儿童积极认识规则、培养自尊、确立

秩序与道德感ꎮ 从现象层面来看ꎬ校园伦理的失序主要以校园霸凌现象呈现出来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

小说对霸凌现象的揭示既反映出社会偏见的存在ꎬ又引领儿童积极面对成长遭遇的难题ꎮ 在黄春华

的«杨梅»中ꎬ主人公“杨梅”作为一个平凡自卑的女孩默默忍受着来自各方的欺辱与霸凌ꎬ不仅有母

亲的虐待ꎬ还有同学甚至老师的恶意揣度ꎮ 王璐琪的«给我一个太阳»(２０１８)讲述的是作为留守儿童

的姐弟俩面对校园暴力的故事ꎬ姐弟俩以自己的聪慧与强大的内心相互支持完成了这场人生的试炼

与挑战ꎮ 河合隼雄认为:“霸凌问题在表面上是欺负与被欺负对峙的情景ꎬ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孩子

们之间小规模的摩擦ꎮ 它象征性地表现了一个团体或一种秩序所处的状况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霸凌

问题是由种种猜测和偏见引起的ꎮ” 〔２〕校园伦理的良性秩序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责任感与自尊心ꎮ 儿童

小说作为呈现校园霸凌的窗口ꎬ帮助儿童了解并掌握应对校园霸凌的方法ꎬ陪伴他们走出阴霾ꎬ独立

执掌自己的人生ꎮ
教师作为校园伦理关系构成的维度之一ꎬ是儿童认识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要外部力量ꎮ 韩青辰

的«小证人»(２０１４)中的文老师对学生的热爱渗入每一个孩子心里ꎮ 在文老师的精神感召下ꎬ即使面

对同伴的误解与大人的猜疑ꎬ冬青依然坚守正直与善良ꎮ 在车培晶的«月亮尖叫时» (２０１５)中ꎬ小弯

为了保护和蔼可亲、如同父亲般的棉老师的秘密ꎬ锤炼了自己的责任担当能力ꎮ 但在黄春华的«杨梅»
中ꎬ被主人公“杨梅”当成是黑暗生活中一抹光亮般救赎的新班主任王老师竟然与他人一样质疑“杨
梅”的精神状态并将她送入了精神病院ꎬ打破了她最后的幻想与希望ꎮ 作为规则的确立者与引导者ꎬ
校园中教师的伦理榜样形象显得尤为重要ꎬ他们的失范会直接影响校园伦理的发展方向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主体性伦理身份建构既是对“五四”以来“儿童本位”儿童观的继承ꎬ又是对

尊重儿童主体生命精神的再一次探索ꎮ “儿童文学是成人社会为儿童生产提供的文学作品ꎬ建立在对

儿童认识、发现、深度理解共情的基础上ꎬ以积极接收消化儿童的价值评价为前提ꎮ” 〔３〕 在对处于日常

生活空间场域内儿童的悉心观照中ꎬ儿童小说得以更真实关注儿童面对的伦理困境ꎬ反映儿童的伦理

身份问题ꎬ藉此文学伦理关怀能够落地生根ꎮ
(二)边缘儿童伦理身份建构

与成人相比ꎬ儿童整体上处于边缘地位ꎮ 但受社会规则影响ꎬ儿童群体内部同样也会形成中心与

边缘概念ꎮ 地域、城乡等经济与文化背景直接导致儿童主体性发展存在不均衡与不充分的问题ꎮ 不

同社会成因使得边缘儿童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分类ꎬ主要表现为流浪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特殊儿

童、孤儿、贫困儿童、受虐儿童等几类人群ꎮ 儿童文学对这些边缘儿童持有不同程度的伦理意识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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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来作家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最为集中ꎮ 近些年来ꎬ对特殊儿童的书写也愈益成为一个热点ꎮ
特殊儿童主要指“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明显地偏离普通儿童的发展水平” 〔４〕

的人群ꎮ 儿童个体伦理身份建构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ꎬ而由残疾偏见导致的特殊儿童的边缘地位与

生存状况尤其值得关注ꎮ 从身体残疾到心理障碍ꎬ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将对特殊儿童的关注提领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ꎬ以儿童文学特有的人文之光去为特殊儿童照亮前行的道路ꎮ 作家们不仅面

向各类残障儿童的身体困境ꎬ更触及他们的心灵危机ꎬ从生理与心理双重视角直面边缘人群的存在难

题ꎬ同时ꎬ也积极彰显这些儿童身上自具的童年精神ꎬ在苦难的生活境遇中始终发掘明亮希望的美学

期待ꎮ 张品成的«柿子»(２００３)与杨红樱的«小英雄和芭蕾公主»摹写了双腿残疾儿童步履艰难的景

况ꎻ韩青辰的«像蝉一样疯狂»(２０１３)与殷健灵的«象脚鼓»(２０２０)讲述了失聪儿童寂静无声的日常ꎻ
薛涛的«蓝飘带»(２００８)与郝周的«白禾» (２０２０)描写了失明儿童黑暗无边的周遭ꎻ韩青辰的«小证

人»与黄蓓佳的«童眸»(２０１６)刻画了癫痫儿童局促自卑的生活ꎻ袁晓君的«星星的孩子»(２０１９)与黄

蓓佳的«亲亲我的妈妈»(２００６)则讨论了孤独症儿童封闭的自我世界ꎮ 这些作品以宽广的视野呈现

了特殊儿童群像ꎬ让读者更加全面细致地了解边缘群体的困境与难题ꎮ 从与社会的关系来看ꎬ特殊儿

童在儿童文学中的出现通常呈现被孤立、无法融入集体的状态ꎮ 儿童小说致力于书写形形色色的离

群儿童如何走出低自尊处境ꎬ从自卑消极转变为开朗合群ꎬ完成社会化目标ꎬ作品均强调了多元互助

的群体意识的重要性ꎮ 边缘儿童身边总是汇集了社会中各类偏见的缩影ꎮ 无论是饱受病痛之苦的特

殊儿童ꎬ还是身处性别偏见桎梏中的儿童ꎬ他们作为边缘群体常常获得“被异化”的体验ꎬ因此更加容

易陷入低自尊的自我否定中ꎮ 这些难题与困境也让儿童极易受到霸凌的威胁ꎬ因此他们的生存境遇

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尊重ꎮ
性别偏见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重点关注的又一问题ꎮ 二元对立的性别伦理偏见形成了“男生

要有男生样ꎬ女生要有女生样”的性别规训ꎮ 常新港的«男孩无羁􀅰女孩不哭»(２００１)中的于飞飞与

香瓜、伍美珍的«爱穿裙子的男生»(２０１３)中的惜城、于立极的«美丽心灵»(２０１４)中的柳志颖、翌平的

«天边飞过的野天鹅»(２０１６)中的小天等人作为异装的代表ꎬ都在企图打破社会性别偏见的规训ꎬ呈
现出作家们包容与尊重的性别观ꎮ 翌平塑造的小天不仅用一双巧手完成了道具和戏服的制作ꎬ还引

领了一番“独袖衫”的时尚风潮ꎬ成为众人竞相追捧的对象ꎮ 于立极的«美丽心灵»借欣兰之口肯定了

柳志颖对梦想的不懈追求ꎬ认为他能够凭此实现人生价值ꎮ “已成书的«美丽心灵»ꎬ其深层话语中包

含了一种隐匿的开放与多元ꎬ它愿意面对更多的可能性ꎬ通过叙事的设计最终对权威话语进行了解

构ꎮ” 〔５〕

不平衡的城乡经济发展带来了独守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ꎮ 留守儿童常常与跨越代际的祖父母们

相依为命ꎬ缺乏来自父母的爱与陪伴ꎮ 相比正常家庭中成长的儿童ꎬ他们更容易受到不良诱惑的威胁

与伤害ꎮ 舒辉波的«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２００７)讲述了留守儿童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目睹父母忙碌

劳累的底层生活的故事ꎮ 小说从侧面展现了留守儿童父母的不易与辛酸ꎬ描写了淳朴少年善良感人、
积极努力的生活态度ꎮ 随着乡村生活的极大改善与众多公益项目走进乡村ꎬ留守儿童们有了母亲般

呵护他们的“童伴妈妈”ꎮ 殷健灵的«云顶»(２０２１)以诗意灵性的笔触书写了两代留守儿童的守望与

成长ꎬ云顶小学的“童伴妈妈”以爱与关怀为淳朴韧性的留守儿童创造出新样的童年天空ꎮ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描绘了一幅幅边缘儿童群像ꎬ通过对他们的刻画让读者直视无处不在的

社会偏见ꎮ 当偏见积少成多便会形成难以消磨的歧视问题ꎮ 霸凌问题始终是社会治理的难题ꎬ特别

是校园暴力带来的恶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ꎮ 儿童小说对边缘儿童群体的伦理关怀促进了儿童

—４０２—

　 ２０２４. ６􀅰学界观察



自我身份认同、对世界的深度思考以及对少数群体的看法ꎮ
(三)动物伦理主体建构

科技发展带来的对生态资源的掠夺与破坏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愈演愈烈ꎬ随之而来的是迫在眉

睫的生态伦理问题ꎮ 儿童小说对动物生存际遇的关心体现出尊重生命、万物共存的生命观ꎮ 呼伦贝

尔草原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常居地ꎬ长期与鄂伦春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草原上的动物从骨

血中生发出热爱与悲悯ꎮ 在«黑焰»(２００６)中ꎬ黑鹤塑造的藏獒“格桑”张扬肆意、桀骜不驯ꎬ它是属于

草原的自由灵魂ꎬ藏獒主体性的确立为我们展示出散发着原始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自然荒野ꎮ 沈石

溪在新作«海豚之歌»(２０２２)中触及海洋动物书写ꎬ深情讴歌人与动物的守望、动物原始生命力的蓬

勃斗志与无畏的崇高精神ꎮ 同时他也关注到奇幻动物小说在开掘动物主体性上的特殊审美功能ꎬ他
在“奇幻书系”的序言中指出ꎬ奇幻动物小说中的“动物世界往往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态交融在一起ꎬ
亦人亦兽ꎬ似人似兽ꎬ非人非兽ꎬ大胆求新求变ꎬ以逸出物种局限的心理感受和高级思维来表达深邃的

主题”ꎮ〔６〕常新港着力塑造“特立独行”的极富想象力的动物主体形象ꎮ «土鸡的冒险» (２００５)中的

“我”作为一只平平无奇的土鸡不仅认真学习人类语言ꎬ还努力捍卫自己的尊严ꎮ 正是这种突出的“自
我意识”ꎬ让“我”拥有了忧患意识ꎬ带领族群逃离险境ꎬ成为反抗命运的先行者ꎮ «懂艺术的牛»
(２００９)里的“我”同样是一只有反抗精神、有理想、有追求的牛ꎮ 为了摆脱被人类驯养的命运ꎬ“我”能
够拼尽全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ꎮ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对动物主体性的彰显愈加鲜明ꎬ作家们都以敬畏平等的眼光考量动物主

体的生命力与存在价值ꎮ 儿童文学从根本目标上讲是诉诸弱小生命形态的文学ꎬ它的核心艺术理念

是追求生命平等ꎮ 儿童文学为人类观照动物问题提供出非常特别的方法论视野ꎮ 长期以来ꎬ动物作

为人类的食物、工具抑或是陪伴者ꎬ人类始终处于掌握它们生命控制权的位置ꎮ 这就引发了一系列动

物伦理问题ꎬ继而催发人类重置生命观ꎮ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其他生命形态的存在? 成人是否应该重

新评估儿童自觉的动物关怀与生态伦理意识? 这都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境况下重构人与非人关系

的重要伦理议题ꎮ

二、儿童价值观念的伦理塑造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在建构儿童主体伦理身份的同时ꎬ也在不断形塑着儿童多元交织的伦理

价值观念ꎬ从深层次引领儿童关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道德关系ꎮ 移情能力作为儿童人格

发展过程中感知他人的重要心理机制ꎬ是实现悲悯他者可能的根基与源头ꎮ 多元善恶伦理观的构建

有利于帮助儿童走出“非黑即白”的世界ꎬ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思考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ꎮ
(一)培养儿童移情能力

“移情是指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ꎮ 移情是儿童亲社会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主要动

机ꎮ” 〔７〕移情作为悲悯情怀的心理发生基础ꎬ始终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ꎬ更是一切良善情感得以表达

的基石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的悲悯情怀处处表露着中华文化的包容气度与博大胸襟ꎮ “在希伯来

语中ꎬ悲悯一词(ｒａｃｈａｍｉｎ)能够追溯至 ｒｅｃｈｅｍ(怜悯)ꎬ或 ｗｏｍｂ(子宫)ꎬ简而言之指的是母亲对孩子的

亲密分享和纽带之情ꎬ意即孩子的痛苦也将延伸为她自己的痛苦ꎮ” 〔８〕也就是说ꎬ它不仅包含情感上的

同情ꎬ更有行为上的帮助ꎮ 可以看到ꎬ“悲悯”的词源关联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痛苦感知的心灵共振ꎮ 这

可以引发我们对悲悯情怀的深层思考ꎬ意即我们常说的“痛人之痛”ꎮ
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需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移情能力ꎮ 刘俐俐在讨论同情之于儿童文学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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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指出:“‘同情’是儿童文学之美的基础”ꎬ“儿童文学的‘同情’以审美活动的体验、感知方式实

现”ꎬ“‘同情’是儿童文学培育善的起点”ꎮ〔９〕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ꎬ基于同情的伦理基础发生的悲悯更

是天然地与儿童发生内在联系ꎮ 它犹如母亲之于儿童ꎬ是生命最初始的需求与期待ꎮ 常新港的«树叶

上的兄弟»(２００５)用童真灵性的笔触书写了智力缺陷儿童洁白无瑕的世界ꎬ在孤独与歧视中两个纯粹

的灵魂相依相靠ꎬ体现了作者对边缘儿童的悲悯与纯净友谊的赞叹ꎮ 黑鹤的«鬼狗»(２００６)书写了小

男孩阿尔斯楞与藏獒间的悲悯传奇ꎬ描绘了人与动物相生相伴ꎬ成为生命共同体的故事ꎮ 薛涛在«砂
粒与星尘»(２０１９)中描绘了少年仰望浩瀚宇宙时深刻的哲学思考ꎬ宇宙的悲悯一如甘霖般洒落人间ꎬ
滋润着万物的生息繁衍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的悲悯情怀特别体现在对边缘儿童、动物与自然的观

照这三个维度上ꎬ呈现出对生命、宇宙的审视与敬畏ꎮ
悲悯情怀是儿童文学“以善为美” 〔１０〕美学原则的最终目标ꎬ也是儿童文学培养儿童移情能力的终

极伦理价值与期待ꎮ 从长远来看ꎬ伦理书写对移情能力的重视能够促进儿童包容性、同理心的培养以

及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的理解ꎮ 移情他者、想象别人的能力被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认为是“想象穿

上不属于自己的鞋子时的感受能力ꎬ是有智慧的读者阅读别人的故事的能力ꎬ是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

可能产生的情感、希望和欲望的能力”ꎮ〔１１〕 这正是当下文学教育亟待承担的重任ꎬ也是儿童文学具有

的独特文类优势ꎮ
(二)构建多元伦理价值观

新世纪以来ꎬ儿童小说逐渐摆脱浅显直白的善恶伦理观ꎬ帮助儿童读者培养复杂的、批判性的思

维方式ꎮ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一种“以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为中心的合理的反省性思维”ꎬ〔１２〕它有助于

培育儿童的反思意识以及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ꎮ 已有诸多研究者发现并肯定了儿童文学之于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作用ꎮ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儿童文学作为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媒介:关于价值的系统综述») 〔１３〕一文认为儿童文

学不仅是提高语言学习者识字能力的重要媒介ꎬ它还是促进跨文化理解与社会公平的有力手段ꎮ 儿

童文学的引入有利于形成愉悦的语言课题ꎬ在此基础上形成儿童的批判性思维方式ꎬ儿童小说在此方

面的功能体现得更为突出ꎮ
儿童小说中最普遍的非道德行为主要呈现为侮辱、谎言与欺骗等多种形式ꎮ 作家们打破单一的

“坏孩子”与“好孩子”的标准ꎬ故事中出现“好孩子”做坏事或是“坏孩子”做好事的情节ꎬ角色的伦理

身份变得更为真实、复杂多层ꎬ提请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辨析与反思也更为能动充分ꎮ 正如张国

龙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增殖空间:“中间地带”书写»一文中所说:“如同‘黑’的对立面不只有‘白’一
样ꎬ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ꎮ 它与二者既唇齿相依ꎬ又保持着一种永难

消弭的距离ꎮ” 〔１４〕儿童文学作家不再充当道德说教者与训诫者的角色ꎬ而是在讨论善恶伦理问题时留

给儿童读者极大想象空间进行移情与设想ꎮ
幻想叙事、战争叙事与现实的距离较远ꎬ其非现实性特征使得人物的伦理判断与伦理选择会呈现

特殊的审美效果ꎮ 在谷应的«一个孩子的大地震»(２０１２)中ꎬ发生在顽童“二蛮”身上的非道德行为数

不胜数ꎬ他轻视老师、辱骂同学ꎬ毫不在意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ꎮ 当现实的地震突然来临时ꎬ
“二蛮”的精神世界同样发生了一场大地震ꎮ 经历了穿越时空的三场惊险求生的危机后ꎬ顽童“二蛮”
对真善美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ꎮ 在薛涛的«第三颗子弹»(２０１７)中ꎬ主人公“满山”对日本士兵的复杂

心理活动呈现了正义与邪恶间的“中间地带”ꎮ “满山”一方面仇恨侵略者对家园造成的毁灭性伤害ꎬ
另一方面又无法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ꎮ 仇恨与悲悯交织在一起ꎬ塑造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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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正义并不是虚妄的ꎬ它存在于真实可感的日常生活中ꎮ 沙希拉􀅰贾法尔(Ｓｈａｈｅｅｒａ Ｊａｆｆａｒ)在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文学中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一文中肯定了批判性思维之

于文学教育的重要价值ꎬ并指出“为了充分理解任何文学文本ꎬ必须将其置于写作所处的文化、情境和

时代中􀆺􀆺它将使学生意识到学习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活动ꎬ它植根于现实世界ꎮ 把故事放在自己

的文化中ꎬ会立刻创造空间ꎬ让人从局外人的角度理解世界的另一部分ꎬ同时分享共同的人类情

感”ꎮ〔１５〕为了使读者在文学文本的阅读中与时代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深度结合ꎬ产生感同身受的移情ꎬ
实现悲悯情怀的传达与体现ꎬ作家们调用多种艺术手段ꎬ在特定时代与文化情境中将善与正义具象化

为生活场景ꎬ让其对儿童读者变得真实可感ꎮ 殷健灵的«１９３７􀅰少年夏之秋»(２００８)以少年视角展现

了发生在 １９３７ 年的历史片段:因吸鸦片争吵的舅舅舅妈、学堂中的孤儿、牺牲的苏老师弟弟􀆺􀆺虽然

战争让生活千疮百孔ꎬ十二岁的少年夏之秋却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ꎬ与朋友世杭、恺生一同在战火纷

飞的时代中相互取暖ꎬ守护着内心深处的良善与正义ꎮ 悲怆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儿童日常生活场景中

被细化为触手可及的善良与温暖ꎬ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厚重历史转换为日常性的鲜活表达ꎮ
历史文化遗迹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ꎬ越来越受到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关注ꎮ 基于文

化传承的历史叙事从多种角度诠释“善”的伦理内涵ꎬ敦煌莫高窟近年来成为作家们聚焦写作的一种

伦理环境ꎮ 在«敦煌小画师»(２０２０)、«涂布敦煌»(２０２０)、«千窟同歌»(２０２３)等作品中ꎬ我们能深刻

窥见从历史长河中流淌出来的善ꎮ 它一方面体现在莫高窟守护者身上ꎬ他们远离家乡故土ꎬ跨越漫漫

黄沙来到敦煌默默守护着莫高窟ꎮ 另一方面ꎬ还体现在敦煌百姓身上ꎮ 作为普通民众ꎬ他们并不清楚

如何修缮保护壁画ꎬ但是知道这是一件善事ꎬ因此他们夜以继日地做酥油供养修缮工作ꎮ “善”以最朴

素日常的姿态存在于历史空间中ꎬ真切显示着人民的自然伦理选择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文本中愈加明显的批判性伦理反思ꎬ意味着儿童观的重要变革ꎮ 世界本就

不是单一、孤立的ꎮ 对深刻复杂的伦理观念的阐释ꎬ使得儿童小说的伦理书写走向了哲学思索的至深

处ꎮ 善与恶并非一体两面的简单表达ꎬ儿童应该认识的是人与世界的多样性与纵深性ꎮ

三、亟待拓展的伦理书写价值空间

整体来看ꎬ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伦理书写仍存在诸多局限ꎬ问题的主要表现及未来拓展空间主要

表现在如下方面ꎮ
(一)特殊人群污名现象的文学审视

特殊人群被污名化是社会对残疾偏见的重要表征ꎬ儿童文学创作如何对此有机表现呈现为一个

重要的伦理问题ꎮ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残疾污名现象分析———以‹野葡萄›为例» 〔１６〕一文列举了«野葡

萄»在多次再版中出现的对残障污名化的称呼ꎬ并认为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应该随着时代变化及时更

新、删减带有歧视性的污名化用词ꎮ 从文学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来看ꎬ对社会生活残疾污名化现象的自

然映现似乎不可避免ꎮ 常新港的«树叶上的兄弟»中的“糖”与“森”被老师同学们称为“傻子”ꎮ 黄蓓

佳的«你是我的宝贝»(２００８)中的“贝贝”是一名唐氏综合征患儿ꎮ 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奶奶因心脏

病离世后ꎬ舅舅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城里上学ꎬ成为了“贝贝”的监护人ꎮ 在舅舅、舅妈的言语中ꎬ他们

多次将“贝贝”称为“脑子有毛病”“有毛病的孩子”“呆子”等ꎮ 在韩青辰的«小证人»中也能看到失足

坠河的女孩被称作“小瞎子”、出生便患有癫痫的“王筛子”被喊作“小疯子”等表述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发表«关于在宣传报道中规范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有关称谓的通知»ꎬ明确了相关称谓的

使用办法ꎬ在社会层面对残疾污名现象予以纠正ꎮ 污名化形成根深蒂固的语言偏见ꎬ蕴含了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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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数人群的总体看法与态度ꎬ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伦理观与善恶观ꎮ 儿童文学创作如何既真实反映

污名化现象ꎬ引导儿童读者对此形成自觉的审视、反思、修正ꎬ又能兼顾展示本身可能形成的负面影

响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艺术问题ꎮ
(二)伦理书写深度仍需开拓

现有儿童文学题材存在窄化的倾向ꎬ部分作品伦理反思缺乏深刻性ꎬ尚停留在浅层的道德分析

上ꎮ 因此ꎬ需要发掘儿童小说的深刻伦理意涵ꎬ尤其是幻想叙事潜在的复杂伦理价值ꎮ 正如谈凤霞所

言:“中国的幻想小说更多呈现的是一种‘轻幻想’􀆺􀆺而西方幻想小说的内涵更追求卡尔维诺所言的

‘繁复’的气象ꎬ更为复杂地架构人性的正邪之战ꎮ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故事的材质、想象的密度和弹

性方面还需要加强ꎮ” 〔１７〕儿童幻想小说类型的单一性导致了作品整体伦理意蕴不强ꎬ也冲淡了复杂严

密的伦理架构ꎮ
从具体题材来看ꎬ一是要深挖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幻想小说的伦理价值ꎮ 这一类型的小说

是现代性与古典性的有机结合ꎬ能够在诗意美与古典美的精神世界中展开伦理塑造ꎮ 李秋沅的«天
青»(２０１６)、顾抒的«白鱼记»(２０１６)是代表性作品ꎮ «天青»以一片青瓷碎片串联宗泽、岳飞、文天祥、
嵇康与谭嗣同这些英雄志士的一生ꎮ 青帝之女盗取天曲以让人间获得“正色”与“正声”来区别正义

与邪恶ꎬ而青姬则化为尘土将自己融入汝窑瓷器中ꎮ 在浩荡正义与凄美牺牲中ꎬ李秋沅用诗意隽永的

笔触摹画了正义与悲悯的全貌ꎮ «白鱼记»系列八部作品是不懈追求真善美的伦理价值的故事ꎬ主人

公小白是哲学家庄周苦苦寻找的真善美的化身ꎮ 顾抒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伦理内涵与儿童文学至纯至善的伦理教化功能相融合ꎬ在古典美的意蕴中达成浑然天成的伦理书

写ꎮ 赵霞与方卫平指出:“在儿童文学作品中ꎬ正如在所有一切文学作品中一样ꎬ‘构架’不是独立于

‘肌质’的存在ꎬ伦理情怀和道德担当也不是独立于艺术表现的存在ꎮ” 〔１８〕将伦理书写深蕴传统文化的

难点正在于此ꎮ
二是要进一步展开对奇幻动物小说的伦理探索ꎮ 奇幻动物小说作为幻想小说的一大分支ꎬ侯颖

认为一方面需要“营造一个自足丰满的‘第三世界’”ꎬ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独特的叙事符号系

统”ꎮ〔１９〕无论是真实生动的“第三世界”ꎬ还是专属的语言符号体系ꎬ都是动物主体性伦理身份确立的

关键ꎮ 纵观新世纪以来的儿童小说创作ꎬ虽偶有佳作ꎬ但整体来看ꎬ想要创作出与«哈利􀅰波特»«指环

王»此类兼具宏大伦理叙述与复杂人物形象的作品ꎬ仍有长路要走ꎮ
(三)伦理书写应兼具伦理教育性与思维批判性

儿童小说的伦理书写应兼具伦理教育性与思维批判性ꎮ “儿童文学与生俱来承担着提升与完善

儿童生活与成长品质的价值使命ꎬ教育属性是儿童文学的天然属性之一ꎮ” 〔２０〕 伦理教育性作为儿童小

说甫一诞生就具有的属性ꎬ承担着引导儿童形成完善伦理观与善恶观的重要功能ꎮ 同时ꎬ思维批判性

也是儿童小说重要的伦理维度ꎮ 思维批判性能够让儿童读者辩证地看待小说中的人物、情节ꎬ对道德

行为的发生作出自我伦理判断ꎬ而不是对书中表达的伦理倾向全盘接收ꎮ 优秀的儿童文学以循循善

诱的方式引导儿童读者批判性地进行审视、思考ꎬ从而不至于被文本裹挟ꎮ “批判性阅读即通过想象

换位思考ꎬ换位思考意味跳出自己的主体立场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世界ꎮ” 〔２１〕伦理探讨的是“什么是

生活中最基本的美好ꎬ什么样的规则应该支配我们的选择和行为ꎬ以及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人”ꎮ〔２２〕它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对自我伦理身份的确认ꎬ更需要拥有跳出自我观念桎梏去感受他人的

能力ꎮ
儿童文学作为与伦理教育最为匹配的媒介一开始就承载着这一责任与使命ꎮ 新世纪以来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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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多元化、深度化的样态触及伦理书写的内里与核心ꎬ呈现出对个体身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批

判性思维观念等维度的伦理讨论ꎮ 对边缘群体的偏见现状与伦理困境书写引起读者对少数群体生存

际遇的伦理反思ꎮ 对动物主体性价值的深度挖掘展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取向ꎮ 对批判性思

维观念的深思则从深层机制层面拷问儿童文学的伦理表达ꎮ 如何将伦理书写呈现得既不生硬、又不

表面是横亘于众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家眼前的重要难题ꎮ 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塑造

了一个个伦理主体ꎬ为儿童文学的伦理探究积累了重要的文学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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